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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街上，夏日的长风吹

拂，衣袂飘动。恍惚中，左小青
觉得自己也是绝版一件。

傍晚时，左小青冲完凉，
裹起一身睡裙，吃了碟西瓜。
一入夏天，她很注意瘦身，不

光在嘴上，还时常拽上原嫒去
洗浴城蒸一蒸，消耗掉多余的
脂肪。现在原嫒叛变了，去唱
什么圣歌，谁说得清呢?于是，
左小青不想一个人再钻木房，
与一堆炭火蒸汽为伴了。吃上
几口，左小青摊开从楼下报箱

里取回的一摞报纸，展开来，
对着电视里反复轮播的新凯
悦抢劫案的画面，仔仔细细地
对照起来。昨晚上，在林兰家
里时，冶平平的话给她落下了
心病，一直挥之不去。

念及冶平平的名字，左
小青就想起一句本地的土
话：蜜蜂把头给叮肿了。在亲

水小区里，冶平平属于那种
为人招摇的主子，一点小亏

也不肯吃。她丈夫挂职去了
外地，挂职是镀金的另一套
说法，前头的路一片灿烂。冶
平平落单在城里，日头一落，
她就呼朋唤友地支场子，把

黑夜当白昼，又将白天当作
黑夜来打发。

但左小青却很在乎她的
话，因事关乔顿，还关乎珠宝
店抢劫案———这跟抢银行有
什么区别?照样是杀头的死
罪哦。左小青想。

她仅仅是好奇，左小青
对乔顿还是蛮有把握的。

……开始了，又是那些闭
上眼都耳熟能详的细节。一个
家伙戴着头套，卡住了新凯悦
员工肖依的脖子，卡在墙角
里，做了人质。另两个以真面
目示人的歹徒，猖獗到了极
点，狼吞虎咽地往提包里塞着

珠宝钻石。左小青盯着看，渐
渐地生疑。她搞不明白，一帮

沆瀣一气的歹徒，一准预谋策
划了许久，可干吗如此不一
致———一个戴了头套?另外的
却吹胡子瞪眼地露脸，赤裸裸
地公然作案?难道，他们就不
知道有监控设备吗?

接着，左小青瞧出了破

绽来。其中一名歹徒冲向柜
台时，一瘸一拐的姿势，说明
他身有残疾，至少是一个跛
子。抢劫完，三名歹徒夺门而
逃时，一个家伙恶念顿起，蓦

地折身返回，对着地上躺着
的肖依射出了子弹……画面

被打上了马赛克，模糊不清。
左小青一连换了几个频道，
详读了这一段落，心里忽地
晴朗起来，嘴翘得老高，挂上
了释然和欢欣。很显然，这个
开枪行凶的家伙是个左撇
子———枪在左手里举着。

这么一来，跛子和左撇
子的特征，当然和乔顿挂不
上号。左小青颠三倒四，对着

报纸头版上的摹拟素描人像
看上半天，两幅很虚幻的五
官与头型，也离乔顿相去甚
远，丝毫不搭界。冶平平绝对
吃错了药，要么就是手气太
差，反拿自己穷开心。

念想至此，左小青兴奋起

来，拨通了乔顿的电话：“嗨，
吓死我了，一整天都跟揣着兔
子似的，坐立不安哦。我还当
你抢了新凯悦珠宝店呢?”
“你神经呀?几点了?”

乔顿冷言冷语。
左小青望望时间，嘟哝

说：“这么大的案子，还死了
人，全世界都知道了，能不害
怕吗?小区里的人都说，你和
通缉令上的那个歹徒长得一
模一样呢。”她意犹未尽，腿搭
起二郎桥，脚趾踢着茶几上的
一颗橘子，“真的乔顿，刚开始

还替你担心来着。不过，现在
好了。我知道歹徒是一个跛
子，还有一个是左撇子哎。”
“求求你，饶了我吧。”
脚跟一砸，橘子掉下来，滑

远了，钻进柜子下。左小青矮下
身，瞅不明白，继续说：“老公，

我害怕，想叫你抱着我睡。发了
大案子，人人自危哦。”
“嘁!”乔顿低声说，“我在

外头忙，你消停一下，好不好?”
左小青咬牙说：“不嘛。”
“你自己对付吧!”乔顿

很粗鲁地挂了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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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媳见公婆，最初的尴尬

或害羞应该是人之常情。可
是，这些几乎已成定律的“正
常现象”，却没在我们彼此的
身心中有任何发生的机会。

公公是Ａ 型血，在外人
看来是一个很闷且寡言的人，
这自然是和性格有关。但庆幸

的是我和他每次共处都能找
到很多话题，大到朝核六方会
谈、小到“馒头”，我们聊兴甚
欢，畅所欲言。

婆婆是一个特别让我钦
佩、令我感动的人。她的善良
是无限扩张的，帮助别人永远

是“乐此不疲”，因此也得到
了加倍的快乐。作为母亲，她
会发自内心地关心我和杨泓
的一点一滴。所谓婆媳之间有
形或无形的“战争”，绝对没
有复制在我们的家庭中。

当我对婆婆有了深层的了

解后，我对她的崇敬更是在心
底逐渐升腾。她大有来头的身
世背景让我愕然，这是我后来
听见她和李道豫先生聊天时才
知晓的。李道豫曾任驻美大使，
和婆婆是表亲关系。我的婆婆
原来是台湾一个显赫家族的后

代，家里有偌大的城市花园，过
着顶尖的上流社会的奢侈生
活。和佣人一起给家里的宠物
狗做饼干似乎只能是电影里才
有的画面，她都亲身经历过。
后来，动荡的时代打破了她拥
有的安逸生活，一家人在打麻

将的过程中，仅用几秒钟的思
考便把家最终安到了上海。

从此，造化弄人，家里的
亲戚很多都失去了联系。思念
成为连接家人惟一的纽带。直
到十几年后，在新闻中听到了
熟悉的名字———李道豫。几经
辗转后，久未谋面的亲人终于

在北京团聚。

我想，我天生就属于爱怀
旧的一类人。眼前的婆婆与我

的脑海中旧上海金枝玉叶的
形象如出一辙，高贵、洋气，做
事有里有面儿。每当我们围坐
在一起吃饭时，看到她端庄的
坐姿、细嚼慢咽的风度，再对
比我在剧组里练就出来的狼
吞虎咽的饮食习惯，不由得生

出自惭形秽的感觉。
我把婆婆视作偶像。从现

在起，我要立志做一个像她那
样优雅、恬静的女人!

我的床头一直摆着贝贝

的照片，他是杨泓的小侄子，
2006年5岁，是我们最小的

家庭成员之一。
贝贝一直在美国生活，

2005年初跟他爸妈回爷爷、奶
奶家过年，突然间爱上了北京，
说什么都不愿再回去。贝贝态
度强硬，加上奶奶软磨硬泡，哥
哥嫂子只好答应让他在北京多
呆一段时间。贝贝的出现，为我
们的新婚生活增添了一抹与众

不同的亮色，让我至今难忘。
我和杨泓结婚没多久，这

个小家伙突然降临在我们身
边，闯入了我们的新婚生活。
他的到来让我们有些措手不
及，杨泓开玩笑说就把照顾他
当作是一次预演，检查自己能
否通过父母资格的考核。这样

的提议我自是欣然接受。几个
月后，杨泓顺利通过考试并以
优异的成绩安全毕业，而对于
我的表现，他只送给我两个
字：“肄业。”

贝贝每天和我们打成一
片。耐心的杨泓叔叔不光教他
写字、画画，还让他学会了很
多男子汉的本领，比如：骑马、
打枪、站着小便。尤其是终于
会站着小便这件事，让小贝贝
觉得特别风光!我的工作主要

是负责在睡觉前给贝贝讲故
事，每次的情形基本雷同，在
他还瞪着眼睛没想明白，为什
么青蛙能变成王子时，我已经
把自己哄睡着了。

贝贝说他喜欢北京，不喜
欢普林斯顿，因为北京有大

饼、炸糕，而且人多车多，街上
非常热闹。就这样，贝贝和我
们一起生活了半年。一天，我
跟杨泓开玩笑说：“这样一个
现成的无敌可爱宝贝，不如让
你哥过继给我们。”杨泓居然
当真了，立即反驳：小刘你太

自私了，人家承受痛苦你却想
直接享受胜利果实。哎，木头!

GHI=GJCKL

这天夜里突然下起了大

雨，狂风夹杂着暴雨，气势非
常凶猛。尽管曹小芬和赵鑫是
呆在烂尾楼的底层，但是很
快，积水就向他们铺着的草上
漫过来，他们一退再退；把草
一点一点聚拢，最后退到了一
堵墙边，草的面积小了，像一

个山尖一样，他们坐在了上
面。因为面积很小，他们只有
身体挨着身体，挤在一起。

赵鑫问，你冷吗?
曹小芬牙齿打着颤，她说

不出话来，只是点点头。
赵鑫移动着身子，把一直

套在外面的那一件米黄色休闲
夹克脱了下来，往曹小芬的身
上盖。曹小芬忙说，那你怎么办?

我是男人。赵鑫说。曹小

芬身子不由得又颤抖了一下，
赵鑫的这句话，让她一下子有
一种混乱的感觉，她一时分不
清这是电影里的一个场景还
是现实里发生的事。

赵鑫向曹小芬的身边挤
了挤，现在他身上只剩下一件

长袖 T恤了，他身上的热气
传到了曹小芬的身上，曹小芬
的心又颤了一下，这一颤是很
奇怪的一颤，过去也曾发生在
她的身上，那是一种可遇而不
可求的感觉，从身上一掠而过
的气流，变成了固体，或者是

一把像竹片一样的东西，划过
身体的每一个细胞。现在这样
的感觉又突然出现了，曹小芬
的脸一下热了，她急忙用手捧
住了脸，她的手冰凉冰凉的，
脸却烫得像火。

自从两年前张凯旋死于

车祸后，曹小芬的生活里就再
也没有男人出现过。一年以
前，她高中时的一个同学到这
个城市来出差，同学请曹小芬
吃了一顿火锅，席间同学还要

了一瓶“波尔多”。曹小芬本
来就不胜酒力，只是同学一个
劲地相劝，像是有着万分的同

学情谊。曹小芬心里很感动，
碰了三杯，曹小芬的脑袋就发
起了昏，脸红得像天上的彩
霞，身上的肌肉也像是在火上
炖久了一样，酥软酥软的。同
学再劝酒，曹小芬就只是笑眯
眯地看着对方。曹小芬的笑是

妩媚的，她一笑眼睛就成了细
长条，弯弯的，有点勾魂。饭后
同学坚持要送曹小芬回家，一
进家门曹小芬就嘤嘤哭个不

停，同学几次乘机往怀里搂曹
小芬，都被曹小芬巨大的擤鼻

涕声给吓住了，本来同学是雄
性勃勃想彼此抚慰一下的，后
来也就渐渐泄了气，赶紧起身
告辞。那天晚上，曹小芬独自
躺在床上，她突然特别想男
人，想那个娶过她又让她总是
难有幸福感的男人。

当曹小芬在电梯的门口
看到那张通缉令的时候，那个
模糊在她的脑袋里的男人一
下子清晰了。只是一路惊吓，
曹小芬的那一根神经麻木了，
现在又“忽”地复苏了，曹小
芬的身体一下子燥热起来，可

是她的手触摸到另一只手的
时候，又感觉到皮肤的冰冷，
她紧接着哆嗦了一下。她轻轻
地喊了一声，我冷。

赵鑫扭着头看了一眼曹小
芬，说，我不能再脱了。他说完，
迟疑了一下，一把把曹小芬抱

在了自己的怀里，曹小芬挣扎
着，不，不要这样。赵鑫并没有
松手。曹小芬突然感觉身体热
了起来，她放弃了挣扎，乖顺地
依在了赵鑫的怀里。俩人都没
有说话，雨点似乎小了一些。曹
小芬突然惊醒了，她移动了一

下身体，赵鑫的手把她的手握
住了，哦，你的手太凉了。

曹小芬动了一动，说，我
冷。声音听上去是颤抖的。赵
鑫把手臂张到最大，他试图要
把曹小芬整个揽进自己的怀
里，曹小芬突然像泥鳅一样滑

出了赵鑫的怀抱，她站了起
来，向雨里跑去。赵鑫喊了一
声，接着追了出来。

外面的雨没有先前那么
大了，淅淅沥沥地下着。曹小
芬跑了两步就不能再跑了，淋
湿的草像绳子一样缠住了她

的脚。赵鑫站在她的身后，说，
我不会伤害你的，真的不会。
进去吧。

MNOPQRS

亲爱的宝宝：

旋转。
等你变成小朋友以后，

你会发现很多公园和游乐场
里的大型玩具，是让小朋友
好好旋转个够、来制造快乐
的。就算不靠玩具，小朋友自
己原地旋转，或者被大人抱

起来旋转，也会很开心。
奇怪的是，长大以后，我

们就不太旋转了。热恋的情
人重逢时，也许会抱着转一
两圈。我们不旋转了。我们所

在的地球是一直在旋转的，但
我们不旋转了。我们很轻易就
抛弃了这么简单就让我们快
乐的事。所以我想讲一个，很
会旋转的人的事给你听。

有一年，在一个遥远的
地方，有一大群年轻人，因为

太喜欢旋转的自由感觉，不
停地旋转，就被大人抓起来
了。当中有一个女生逃走，逃
到更远的地方去。大家很关
心她到底在哪里。过了好久，
她才想办法让大家知道，她
很好，没有被抓走。大家都松

了一口气，也很期待她，但不
知道为什么，她后来就再也
不旋转，变成了一个一般人。

大家慢慢也就忘记这个
女生了。大家长大以后都不
旋转了，没有道理要她一个
人继续旋转。

但是，我有一个朋友，没

有忘记这件事情，只是她记得
这事的方法很特别：每隔几
年，我这个朋友就上台表演一
支舞，这支舞很简单，就是一
个人在原地不停地旋转。

这支舞当然也很难，因为
没有一个人，可以像我的朋友

旋转得这么久、又这么美丽。
亲爱的宝宝，我也已经

很久不旋转了，我也已经早

就忘记那个逃出来的女生的
脸和名字了。但我这个不断

旋转的朋友，却用这么简单
的舞，一遍又一遍在我们心
里重播这件事。

我这个朋友的舞这么单
调，只是不断旋转而已，结果
我们就记起了我们这么多年
来，再也没有旋转过一次。

结果，我们就都落泪了。

TUVWXYZS

亲爱的宝宝：

你会有一个名字。这代表

我们这里有人在乎你，对你有
期望。如果他们后来对你失望

了，会不会变得不在乎你?有
可能，但没关系，到那时候，通
常会有别人在乎你。

你的名字，还是会有人
呼唤，那就够了。

名字是给人呼唤的。如
果全世界只有你一个，你就

用不着名字。
比方说，人类想象中创

造宇宙的那一位，就没有明
确的名字。一定是因为还没
创造宇宙之前，上上下下也
就只有他自己一个。

想想他也很苦，没有比

他厉害的，也没有比他烂的；
没有谁来看他脸色，也没有
谁来给他脸色看。他连个名
字都没有。

他不创造宇宙，我看也
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我们这边现在很多人喜
欢嫌他造宇宙造得不够好，漏

洞百出捉襟见肘的，我听见这
些抱怨，还真为他觉得委屈。

他哪知道他会造个什么
东西出来?

没打过蛋的人，哪知道自
己会不会把蛋捏个稀巴烂。
（:;+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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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到底有没有创世界

的造物者这件事，你那边应该
比我这边消息更确实才对。我

们这边有很多人说和他认识、
跟他通过消息，但是这些人连
他的样子都各说各话，有的不
准你画他的脸，有的画出来却
很不一样，留大胡子的也有，
练大肌肉的也有。

所幸他的名字倒是有好
几个，有的用这个字母开头，
有的用另外一个字母开头。

如果当初他是因为没有名字
而感觉寂寞，才创造宇宙的
话，他算是押对宝了。


